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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将军县”探秘
□合肥 夏冬波

鸿章创建的淮军，在中国近代史上曾起过重要

作用。在变动最激烈、色彩最斑斓的中国晚清

政局中，淮军以不同凡响的姿态，深刻影响并推动了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作为以乡勇民团起家的

淮军，逐步成为晚清主要国防军和洋务运动最积极的

推进者，淮军左右晚清军政前后达四十年。尤其在晚

清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奇变”时代，淮军作为国防

军主力，参加了抗日保台，戡定朝鲜“壬午兵变”“甲申

政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学研究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像

印度那样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淮军将士的浴血奋战、

抵御外侮功不可没。

合肥及其环巢湖地区是淮军的摇篮和发源地，更

是淮军的故里。淮军人物最集中的地区在合肥东乡

（肥东）、合肥西乡（肥西）、合肥南乡（庐江）、合肥北乡

（长丰），以及巢湖、无为、舒城、六安、桐城、寿县等

地。据初步统计，淮军将领有数千之众。

现在一提到淮军，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李鸿章，

想到刘铭传，想到肥西，大家都说肥西是淮军故

乡。其实，庐江、肥东也是淮军故乡，是名副其实的

“淮军将军县”。肥西县在清朝是庐州府合肥县的

一部分，顾名思义是合肥县的西乡；肥东县是合肥

县的东乡，庐江县在清代是庐州府的第二大县，在

合肥县的南面。由于地缘的关系，淮军首领李鸿章

重用提携了一大批庐州府的将才士人。淮军的孕

育得益于李鸿章父子和二张（肥东的张绍堂、肥西

的张树声）。在淮军最早成立的铭（刘铭传）、庆（吴

长庆）、鼎（潘鼎新）、树（张树声）四营中，肥西有

“铭”字营和“树”字营，庐江有“庆”字营和“鼎”字

营，各占其半。且“庆”字营和“鼎”字营是在咸丰十

一年（1861 年）底，受曾国藩之命组建，也是淮军组

建最早的营头。淮军最集中的地区，在合肥的西乡

和合肥的南乡，即今天肥西县的“三山”（大潜山、周

公山、紫蓬山）地区和庐江县的“三河”（杭埠河、白

石天河、马槽河）地区。“三山”地区淮军以肥西刘铭

传,张树珊、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为代

表；“三河”地区淮军以庐江刘秉璋、潘鼎新、吴长

庆、丁汝昌、曹德庆、王占魁等为代表；当然，李鸿章

是合肥东乡人，亲友故旧多，在淮军的人员配属中，

东乡人大多数承担亲兵、粮台、后勤辎重工作，淮军

一线作战部队主要是肥西和庐江人。

在近代史上的数次著名战役中，都有肥西、肥东

和庐江淮军的身影。其中著名者：有唐定奎抗日保

台；时任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庆军部队迅速戡定了

朝鲜“壬午兵变”；中法战争中，刘铭传抗法保台，刘秉

璋率部取得了“镇海大捷”和潘鼎新指挥并取得了“镇

南关大捷”的重大军事胜利；中日甲午战争中，有“丰

岛海战”中宁死不降的肥东六家畈“仁”字营将士，有

时任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与日军进行

了著名的“黄海海战”和“刘公岛保卫战”，还有聂士成

在天津八里台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以身殉国。

肥西县淮军将领载入《肥西县志》者有218人，其

中督抚 2 人，提镇以上 35 人，参将以上 80 多人；肥东

县有督抚2人，提镇32人，总兵63人，参将86人；庐江

淮军将领，督抚3人，司道10余人，提镇40多人，参将

100多人。淮军将领封谥、授予勇号者众。可以说，肥

西县和庐江县是名副其实的“淮军将军县”了。当然，

淮军首领李鸿章及其李氏家族是合肥东乡磨店人，属

于肥东县，加之肥东县的六家畈吴氏淮军将领也是人

才济济，还有张绍棠、张文宣、郑国魁、黄瑞兰等，肥东

县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淮军将军县”。

秋假日，朋友邀约我一道到离城八十公里的镇上寻

觅我们中学时常吃的绿豆粉，那是一个大仓库边上

的小店，店虽小，但来往的吃客却很多。

这粉以清淡、味儿独特而闻名。食材是当地原生态的

绿豆加工而成，凑过鼻子一闻，透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

再加上几张酸菜叶子，薄薄的几页当地白豆腐，配上一勺酥

辣椒和葱花，味道甚是爽口。吃完后在月夜下的小镇上溜

达一圈又开八十多公里车回到城里。想必你会问跑这么远

就为一碗绿豆粉值不值？答案是肯定的——值，为了别致

的儿时味蕾记忆，也算是吃货雅兴人生吧。

记得丰子恺的漫画《看梅云》画了一屋，屋后青竹翠绿，

屋前一张桌，三把椅，三人围拢小方桌而坐，另一面却是一

株梅花正在悄然开放，女主人端菜出来，男主人与朋友小

酌，氛围极好，最有雅兴的是丰子恺的配文：“小桌呼朋三面

坐，留将一面与梅花。”这是何等的别致啊，何须桌前人坐

满，梅花含香添饭香，甚是有趣。

这种雅兴你还有吗？每天清晨，你睁开眼睛，不是拥抱

新一天的阳光，不是深深呼吸新鲜的空气，而是急急忙忙出

门，奔跑在名与利的跑道上。我们住的房子可能越来越大，

开的车子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在奋斗的路上跑得太快却让

我们忽略了沿途的美丽风景，少了很多温存与依恋。随着

生活节奏的加快，你有多久忘了在生活的罅隙中给自己留

一点时光去找寻儿时的记忆？又有多少生活的美好细节又

被你匆忙的脚步碾碎呢？

雅兴，从来都不是事先排练好的，它是一种阳光、乐观

的心态，是一种骨子里洒脱的人生状态，不需要事先安排，

遇酒喝一盅，遇茶品一盏。喜欢怀旧，你可以回到老家到当

年劳作过的田间地头转一转，到卖过鸡蛋的集市逛一逛，任

由岁月的风拂过心头，沉淀成物是人非的感慨，不亦乐乎？

喜欢大自然，你可以约上三五知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避开都市的喧嚣，到野外与各种花花草草邂逅，夜晚听

虫鸣唧唧，看繁星点点，不亦乐乎？

拥有雅兴者，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所谓

的雅兴便会随心而至，心中有雅，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地会

将人生调剂得色彩斑斓，优哉游哉。

深

雅兴人生 □ 遵义 龚德位一缸咸菜滋味长 □ 扬州 周寿鸿

年在乡下，谁家没有几口大缸呢？在屋

檐下或者院子里，各家都站着一口陶瓷

大缸。缸有半人多高，敦实厚重，外壁涂着黄

釉，内壁是黝黑的陶底。这口大缸，至少有半年

的光阴是闲着的。遇到下雨天，雨珠滴落在缸

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一天天过去，它静静

地立在那里，不声不响，似乎被人们忘记了。

秋末冬初的一天，这口大缸终于醒了。某

一个晴天，各家开始刷洗大缸，然后将缸反扣

在院子里晾晒。腌咸菜，这是乡下人家的大

事。大缸空闲了半年，就为了这时派上用场。

到了这个时节，稻子归仓了，蔬果退场了，春小

麦、油菜也播下去了，曾经无比热闹的田地，变

得冷清下来。进入冬闲，村人只剩下一件事：

腌咸菜。

要说，谁家不腌咸菜呢？“小雪腌菜，大雪腌

肉”，是乡村千年不变的传统。在我的家乡，称

腌咸菜为“腌大菜”，可见咸菜的地位重要。和

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我家院子里也有一口粗瓷

头号的腌菜大缸。大缸为乡间土窑烧制，虽然

笨重，但结实耐用。一大缸的咸菜，差不多是一

家人半年多的吃菜。

我家腌菜，主要是大青菜，其他品种除了萝

卜，极少。这种菜的菜梗肥白颀长，菜叶青翠阔

大。矮的可达大腿，高的几及人腰。大青菜嫩

时，田间的瓢儿菜长得正旺，比它更加鲜嫩，所

以它很少走上餐桌。入冬后它长老了，只能作

腌渍用。在我的记忆中，大青菜就是专用来腌

咸菜的。

母亲将大缸用温水刷洗了好几遍，然后擦

净晾干。大缸变得光亮起来，敲一敲，发出脆亮

的回声。这时候，父亲已经将田里的大青菜挖

下，一捆捆挑回了家。大缸在晾晒时，大青菜也

被一棵棵洗净，挂在晾衣绳上晾干，接受阳光的

抚摸。只需一两天，它们半脱了水分，可以用来

腌渍了。

童年的记忆里，腌菜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

的事情。大青菜见不得冻，太阳落山后，母亲将

它们从绳上取下，堆码在木盆里。腌咸菜既是

技术活，也是力气活。我们家腌菜，都是父亲来

做。母亲将一棵棵青菜切分成两片，然后递给

他。他将菜顺着身子，整齐地铺在陶缸里，铺一

层菜就撒一层盐。盐是粗盐，专门用于腌制咸

货的，所以又称大盐。父亲赤脚跳进缸里，每铺

两三层，就用脚使劲踩踏结实，然后再铺。慢慢

地，大盆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大青菜，被一棵棵

铺到大缸里，随着父亲的踩踏，汁液被挤了出

来，变成咸卤水。在灯光下，我看着父亲在大缸

里踏呀踏呀，就像舞蹈一样，感到非常好玩。却

没有留意到，父亲一次次弓腰铺菜、抹盐、舀卤

水，一次次使劲踩踏，已经满头大汗。

一缸大菜铺到了缸口，父亲跳下了大缸，拿

一块木板盖在上面，又用两块大黄石压实了，让

咸菜浸没在卤水里。石头下沉，卤水溢出。此

后的日子里，母亲会过几天搬开石头，掀开木

盖，舀去多余的卤水。一两个月后，咸菜腌好，

就可以开缸食用了。

有人说，腌咸菜不就是把菜放到缸里，用盐

渍一下吗？其实，不同的人家，腌出的咸菜味道

是不一样的。手艺好的人家，腌出的咸菜梗色如

金，叶子微黑，咬一口，咸香宜人，酸嫩可口。

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天天喝咸菜汤。冰

雪封冻的日子，所有的菜蔬都绝了迹，只能依靠

咸菜度过，酸咸的味道飘散在各家的餐桌上。

俗话说“腌一缸，吃一年”，这一缸咸菜，从年底

吃起，到了来年春天还在吃。现在，一年四季新

鲜蔬菜不断，我家已经多少年不腌咸菜了。但

那些曾经和咸菜相依为命的日子，依然流淌在

岁月的记忆里，让心中充满了温暖。回想起来，

家的幸福，就是冬日里一棵咸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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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